在終點，再出發
終於結束了這一趟搖晃顛簸的旅程，火車靠了站，停了下來，可是我的心卻還在飄搖。站在月台上，我凝望並目送著火車去展開它下一段嶄新的旅程，無法言喻的情緒怔著我，直到刺骨的晚風襲過，我才回過神，繼續踏上歸途。
霎時，靜沉沉的天空落下了濛濛細雨，我在簷下避著，心中盤算：這雨來的快，想必也去的快吧！但世事豈能盡如人意，雨勢非但未減，反倒下了更稠更密了些。馬路上的車陣為雨勢所困，如同裹上果醬那般黏稠的難以迅速前行，縱然心急如焚也無計可施。輝煌的車頭燈映著如絲如縷的細雨，恰似你的笑容在空氣中暈染，一股衝動熟悉的味道混著雨水氣味擴散進入血液中。記得第一次和你一起同台演出，結束走出外面，雨也是這樣下著。當第一首歌結束後，我在舞台左翼休息著，等待結束後協助收拾的工作，那時的你背對著我，準備下一次的出場，你的背影就在我眼前三十公分，面對著舞台燈，你的影子籠罩在我的身上，讓人心安莫名。
我曾經以為俗世間的感情都如出一轍的有個刻骨銘心的開頭與熱鐵烙膚的結局，但我卻不記得初見你的場景。但在記憶的汪洋中，有片綠草如茵、油油亮亮的大草坡，坡度說陡不陡:不是那麼的平坦，卻也不致於窒礙難行。那次為了參加攝影展，你陪著我去找靈感，你說我平常都不喜歡外出，所以你堅持要帶我去你的「秘密基地」，坐了好久的公車，又轉了幾次車，我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看到一整片無涯無盡翡翠色的海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舒暢。我盤腿席地而坐，你仰躺在我身邊，那個悠閒的午後，我邊拿著相機捕捉眼前每個美好的瞬間，邊和你天南地北的聊著，我說人生就像一條山路時，你笑了，並說：「那妳一定是個會從山腳瞄準山頂衝的人。」望著我詫異的表情，你不疾不徐的解釋：「像妳這樣好勝倔強的急性子，一定會覺得一圈一圈踅上山頂的方法太過迂迴。我就喜歡慢慢走」你停了一下：「要是妳不夠幸運，妳可能就錯過我了』」語畢，我們不約而同的笑了起來，然後靜默。在短暫的沉默中，你閉目假寐，我仔細的端詳你的輪廓，並謹慎的將它記下，在相機裡，也在腦海裡。
    我記得你的模樣，無論喜怒哀樂我都記得：你的眉常常出賣你，有時他們舒悠如同大鵬鳥；可有時它們卻皺著，若一隻即將臨盆的馬兒那樣，讓我的心也揪了起來。而你的眼睛是你最自豪的地方了！你最喜歡和你魚缸裡的那隻小金魚比眼睛大小，還總是纏著我給你作裁，我每次都說是小金魚獲勝，你就假裝惱怒的拿出尺一決長短 你的鼻、你的唇、你的齒⋯⋯我都還記得很深刻，也很小心的記住，因為我很害怕弄丟任何可以找到你的線索。我常就這麼樣，一遍又一遍的回想你的輪廓。某次在嘈雜的咖啡廳中靜默的一隅，在等待你的時候，想著想著一個不注意便出神了，倏忽，指尖傳來一陣冰涼:「妳看看哪啦想什麼呆成這個樣子！」我愣了一下，轉移話題:「吼呦!你幹嘛啦，你手怎麼那麼冰啊?」才「欸，我給妳看一個好東西喔!」你邊說邊神祕地笑著，而我一頭霧水的看著你笑，你從你的背包裡拿出了一本畫冊，黑色的封面與封底，上頭有著燙金的字樣，我暗自猜測那是製造廠商的名字，每一張畫紙用線圈固定在一起，另一端還有兩條滾著金邊的黑色緞帶正打著一個小巧的蝴蝶結固定封面與封底。你拉開了蝴蝶結，興奮的向我介紹:「你看這是我畫的，怎麼樣啊是不是就跟真的一樣!」我睭了一眼:「這是水仙花嗎?」，你笑嘻嘻地回答:「對呀!這是中國水仙，那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畫這個嗎?」我搖搖頭，你繼續說下去:「因為中國水仙的花語，我覺得這簡直就是妳的花!」「蛤?」我依舊不明白，但這一次，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是一直笑一直笑。然後，我也就忘了再追問，或著不想追問。因為我們一樣的倔強、一樣的好強、一樣的說話都只說一半不喜歡把話說明白。
     儘管之間我們總是吞吞吐吐，但我喜歡和你膩在一起，有開心的事情我會特別想和你說，想看你和我一樣笑得燦爛，為我開心；有難過的事情我會想對你哭訴一番，在你面前，可以不用掩飾，可以放心的讓眼淚撲簌簌的墜落，再聽你溫柔地說一句:「沒事的」，我會特別喜歡捉弄你，因為我知道你不會生我的氣，反而會和我一起捧腹大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很習慣你的陪伴，彷彿生來你就是我的一部分，一切是那麼的理所當然。你就像我最常穿那件襯衫上的一顆鈕扣，一顆安靜的鈕扣。
    我從不知道那顆鈕扣是什麼時候掉的?正如同你踏進我的世界一般，你同樣無聲無息地離開。因為倔強，因為驕傲，我選擇接受，平淡的接受，不哭不鬧。我甚至自豪自己沒有因為你的離去而掉一顆眼淚。幹嘛為襯衫上的一顆鈕扣掉淚？   

    一天深夜，不知為何，突然心中一動，在搜尋引擎的輸入欄輸入：水仙，而且加上「中國」。看著網路上的資料，我才恍然明白你贈與的中國水仙不單單只是我個性的象徵，或許有你的另一種冀望？然而，我又是一種倔強吧，(抑或是怯懦?)，所以我假裝不知道中國水仙的花語除了「自尊」以外。有些人有些事說的太明白，變得太透明，少了些模糊、少了些想像，也就沒原本印象中的那麼美了。這時候的我，是喜歡一圈一圈踅上山頂的，這是隱藏版的我。
    我以為自己什麼都不在乎了，直到那些想念你的瞬間突然竄入生命中。陰霾的天降下了點點雨露，我撐著我最喜歡的那把傘，白色的傘面上有我最喜歡的插畫家只用黑色所繪的插圖，非常俐落簡單，傘遮住了我大半的視野，而我低著頭、看著路面、小心地閃避著積水，透過馬路上的小水塘，我看見了熟悉的街景，我不斷的和心中的自己對話，期待蘇格拉底的方法可以帶領我找到答案:這個城市有太多關於你的記憶了，我無所遁形。我走在這條路時會想起你最喜歡邊走邊唱的旋律；當我轉入那條巷時，又會想起和你撐一把傘結果我們都淋濕了半身的狼狽模樣，當我行經某條街時，我會想起我們一起坐在長凳上吃冰淇淋聊人生規劃的時光。我在這座城市尋找我襯衫掉落的那顆鈕釦，打算找到後用以想你的情緒抽成的線，緊緊缝上。
農曆正月十五，你沒看見那晚的夜空中飄滿了上萬個希望：隔壁一群學生寫了，金榜題名，求文昌帝君的保佑幫忙；旁邊的女孩，寫了「減肥成功」；前方一位西裝筆挺的紳士，寫了「財源滾滾」，我緩緩的、輕輕的將希望注入，小心地捧著讓微風一路相伴，注視著，直到它消失在天際。
「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看著這兩行字在夜空中冉冉上升，我想有些東西，並不是越濃越好，要恰到好處。深深的話我們淺淺地說，長長的路我們慢慢地走。欠你的太多了，是不是該找個時間，我們兩個好好把欠彼此的帳算清，然後，用一輩子來償還。你該回來了吧，我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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